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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陪明星演出“任务”

2001年我在昆明市呈贡县（后改设
为区）一所中学校工作。5月1日晚上，
正和朋友在县城北门街喝夜啤酒，一个
北京电话打来，我见是陌生电话就懒得
接。第二天开机发现有好多未接电话，
我回拨过去。对方自称是相声演员侯耀
文的朋友，他是通过一个重庆的同学得
知了我的电话，希望帮他一个忙。

原来侯耀文要在5月2日这天乘飞
机到昆明，然后转乘火车去攀枝花演
出。演出组委会早确定了由他全程陪
同，可他家里临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走
不了，希望他的同学在昆明帮忙找一个
可靠的朋友替代他。另外还有一个叫
任真的歌唱演员和一个舞蹈演员，将从
不同的城市出发，当天赶到昆明，一同
去攀枝花演出。

我一看时间已经是早上7点多了，
立即带着妻子叫了辆车去昆明。在青
年路，我按要求在广告公司做了一块接
机牌，上面写着“陈小艺”。这是我和侯
耀文在电话里约定的。

我带着组委会安排好的车到机场
时，电话联系上了任真。她说她早已到
了，正在机场咖啡厅喝咖啡。那几年我
是经常在电视上见到任真唱歌，见到

“原版”的任真，还是有些意外。她一头
短发，蓝花花短袖，比电视上见到的年
轻多了。当我把感受一说出来，时年25
岁的她就笑了：“未必在电视上看起我
好老吗？”

在咖啡厅，呈贡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得知我是来接侯耀文的，提出让我介绍
侯耀文与他们要去外地学习的七八个
人合一个影。

我见班机就要泊港了，让妻子陪着
任真喝着咖啡。赶到接机口，我举着接
机牌，见下飞机的人出来得差不多了，
还不见侯耀文出现，有了那么一点小担
心。我正在东张西望时，突然感到左肩
膀被人重重地擂了一拳，定睛一看，侯
耀文已经带着他那标志性的笑容，出现
在了面前——一副墨镜、一件黄色T
恤，看起来很干练。

寒暄了几句，我给他说：“有几个呈
贡的朋友想和你合个影。”侯耀文爽快
地同意了。正在合影时，麻烦出现了，
好多旅客认出了侯耀文，纷纷拥上来要
求合个影。作为公众人物的侯耀文不
便拒绝，我等了会，最后还是在机场保
安的协助下，硬把他从人群中拉了出
来。找到任真，我们一起上了车。

在火车站，也有人认出了侯耀文，除
喊了几声“侯哥”外，没出现其他状况。

进了站，任真说她去帮我找自行到
达火车站的舞蹈演员小苏，我就带着侯
耀文去了贵宾候车室。在他休息期间，
我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呈贡育才学校
校长的工作职责，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
的A4纸，请侯耀文帮忙题个词，我说将
用在学校的招生简章上。他笑了，接过
我手里的笔，问“写什么”，我说“随
便”。他最后写下了“祝呈贡学校精心
耕耘，桃李芬芳”，并签下大名。这时，
我才发现侯耀文不但平易近人，而且一
手硬笔字写得非常好。

对重庆火锅情有独钟

2001年的昆明火车站运行的还是
绿皮火车。大概11点半，我刚把侯耀
文送到软卧间，有两个服务员就过来
了，希望与侯老师合影。侯耀文很开心
地应允了。

现在我还记得，那趟火车从昆明出
发到攀枝花，滚动播放的都是侯耀文的
相声，《抬杠》《你怎么不早说》《认亲》
等。广播里笑声、掌声不断，让侯耀文
兴致大发，一个劲地和我们说话，几乎
没歇息过。他兴高采烈地讲，早听说攀
枝花的二滩水电站，是20世纪建成投
产的国内最大水电站，为我国第一高的
双曲拱坝。因其壮观的自然景观和独
特的建筑设计，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
点。这次一定要去看看。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12点，我带着
侯耀文一行来到餐厅。没待我说话，本
就和任真很熟悉的侯耀文抢先说：“今
天中午我请客，谁也不准插手。”我们一
共5人，餐车上的标准是每4人一桌，每
桌400元。侯耀文就要了两桌，我妻子
为了给侯耀文省点，坚持不进餐车用
餐。侯耀文一听就急了，说那怎么能行
呢？

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闲聊。他
问我：“为什么在机场有那么多人围堵
他，在火车站一个都没有呢？”我说：“在
火车站大多数人要忙着外出打工挣钱，
懒得理你。”他说：“聪明！”

当侯耀文听说我也写过和表演过
相声时，他的谈兴就更高了，天南地北
地侃了很多。他说，他在北京西郊农
场劳动期间，晚上为了不影响他人，躲
在铺盖窝里，打着电筒写过很多的相
声。

侯耀文知道我是重庆人，几次问
“今晚上吃什么”，我说：“你想吃什么，
我就让他们安排什么。”“火锅，正宗的
重庆火锅！”他说，北京也有很多重庆人
开的火锅，但为了照顾当地人，他们的

火锅做得不辣，还偏甜。
在攀枝花火车站，早已聚集了主办

方的20多人，拉着横幅，捧着鲜花，一
声声“侯哥”“侯哥”地喊着，夹道欢迎侯
老师的到来。幽默的侯耀文，开玩笑似
的想从欢迎他的人群后面溜走，我一把
拉住他：“敢！”

上了车，侯耀文马上就提出要求，
“我们先去火锅馆吧，吃了火锅再去酒
店。”接待方的主要负责人崇平先生说

“没问题”。
在炳草岗一家桥头火锅店，侯耀文

连声招呼把桌子“拼起”“拼起”，众人还
未来得及做好准备，他就自觉地坐下

“工作”起来了。
重庆火锅的麻辣吓得任真直伸舌

头，侯耀文却把毛肚、黄喉一盘盘地倒
下去，烫鸭肠就像下面条一样。他也不
搞什么敬酒的形式，独自吃得津津有
味、酣畅淋漓，连说“好吃”“好吃”，以至
服务员上菜，总是先放在他面前。

这个时候，我忽然发现一整天口若
悬河的侯耀文，怎么一下就安静下来
了？对别人的谈笑风生充耳不闻，只顾
埋头大干。

众人吃饱喝足要起身时，侯耀文突
然大喊一声“等着”，只见他招呼来服务
员，要了一把“漏丝瓢”，把锅里的粉条、
花菜什么的都捞起来。不仅如此，他还
把别人的锅里也捞得干干净净，看得众
人直呼“天啊”。

第二天，在攀枝花宾馆的大厅，我
问道，“你咋这样吃得呢？”侯耀文说：

“小时家里很讲传统规矩，吃饭要等父
母吃完了，我和哥哥耀华才能上桌，饿
久了就特别吃得。饭添多了，有一次碗
里剩下了几粒，还挨了父亲的耳刮子。”

他在台上演出整整30分钟

第三天，侯耀文狠狠地睡了一通懒
觉。我在宾馆见到他时，又是昨天那样
的意气风发，大声说话。

前来攀枝花参加演出的演员都到
齐了。有三个皮肤黝黑，看上去有些彪
悍的年轻人。面对别人劝酒，一律不
喝。有人告诉我，他们三人喝酒，随便
拿下几个人是没有问题的。演出前不
喝酒是“彝人制造”的规矩。

我刚好和石富宽在一起，一时心血
来潮，说：“石老师，我和您合一个影
吧？”石富宽性格要内敛一些，看了我一
眼，明显有些迟疑。侯耀文见状，忙向
石富宽介绍：“这是任校长，陪我从昆明
来的，我也加入一个。”就这样，有了我
唯一一张和侯耀文、石富宽的合影。

“中国电信之夜暨中国国际长江漂
流节综艺晚会”是在攀枝花攀矿高规格

的演出大厅演出的。那时正是全国文
艺风潮最盛行的时候，只要哪里有“星”
的出现，那里肯定是人山人海，一票难
求。

伴随激越的打击乐，一阵镭射灯光
秀差点晃瞎了观众的眼睛。主持人崇
平先生白衣白裤蓝领带，一口带北方音
的普通话，纯正得很。

“彝人制造”组合的歌很有穿透
力。三人长发飘飘，使劲地甩。很快，
全场的气氛被他们燃爆，激情的观众全
都站起来了，跟着节拍狂热地喊。在舞
台旁边的一角，我没有听懂几句，拿着
节目单，才知道他们唱的是《茅屋里的
女人》。

任静作为流行歌手，出道不久就以
独特的声线和对歌曲创造性的处理，引
起了歌坛的关注。如果说任静演唱《快
乐遥控器》，还比较“文静”的话，那么她
唱的《跟我跳舞》，则充分展示了其且歌
且舞的魅力四射——节奏明快，随性洒
脱，传递出一种轻松享受舞蹈的快感。

作为压轴戏的当然是侯耀文和石
富宽的相声表演了。他们说的相声叫
《现世宝》。这晚，他俩精神状态特别
好，配合非常默契。侯耀文一上场，开
口一句“麻烦掌管中央空调的小哥哥，
把冷气开足一点哟，早就听说7月的攀
枝花热火朝天，今晚儿果然名不虚传，
场子两边都挤满了人。你们是专门看
望侯哥的吧？”石富宽则马上来了句“这
真是恬不知耻啊”。在观众的爆笑中，
他们把相声的说、学、逗、唱技巧发挥到
了一个极致。

我曾在电视上，看过侯耀文和于世
猷说的《现世宝》，感觉多少有些四平八
稳，时间大概十来分钟。可今晚侯耀文
和石富宽完全嗨开了，在整整30分钟
的演出里，“包袱”一个接一个地甩，侯
氏歌声一段一段地飘，特别是他夸张的
肢体语言，让观众笑得喘不过气来。

本着“笑死人不负责”的精神，侯耀
文口吐莲花、妙语连珠，作为捧哏的石
富宽不失时机地东砸一句、西砸一句地

“点黄”，让侯耀文根本无法见招拆招，
窘相百出，不断地“弯弯绕”，把相声的
笑点撒向热情高涨的观众，晚会气氛一
浪高过一浪。

我高度怀疑这晚的表演，他们是在
即兴创作，因为很多桥段都是在电视上
不曾听到过的。不管是不是原版，还是
临场发挥，观众全都买账，掌声此起彼
伏，整个演出大厅笑成了欢乐的海洋。

次日，侯耀文约石富宽去二滩水电
站参观，我因工作在身不能陪同，就和
妻子返回呈贡了。我们都感觉两天的
攀枝花行，真的被侯耀文爽朗的情绪价
值给感染了。 （图片由作者提供）

20多年前陪侯耀文去演出
一下火车直奔重庆火锅馆

虽然只短短两天，他给我的印象不仅是“话痨”，还是个“吃货”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任正铭

常在电视里见到侯耀
文特别能侃，即使不说相
声，参加谈话节目也是滔滔

不绝。不知晓的以为他是有准备的，
其实生活中的侯耀文就是特别能说，
似乎一开口别人就难插上嘴了。“健
谈”成了他的性格特点，哪里有侯耀
文哪里就闹“麻”了。

不过，我了解的侯耀文不仅仅是
一个“话痨”，还是一个标准“吃货”。

作者作者（（左左））和和
侯耀文侯耀文（（中中）、）、
石富宽合影石富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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